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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禧寺的前身长干寺（阿育王寺）的沿革

位于南京城南长干里的天禧寺，其前身应该是

六朝时期的长干寺。这一地区的城市布局，在唐末、
五代时期曾发生比较大的变动。
六朝时代的建康都城，位于秦淮河（即今天俗称

的内秦淮河）之北。当时都城之南的秦淮河两岸，有
两个很著名的地区，即“横塘”和“长干”[1]。“横塘”和
“长干”地区，不仅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
区，同时也是佛寺最为发达的地区。南京地区最早的
佛寺建初寺及稍后的长干寺，就坐落在这一地区。
目前有关长干寺的基本史料，是《梁书》卷五四

《诸夷·扶南国》中的相关记载。这一史料，也被稍后
的《南史》卷七八所录用。另有梁释慧皎《高僧传·晋

并州竺慧达传》也记载了刘萨何的事迹，可作补充。
长期以来，之所以一直有人把大报恩寺的前身即天

禧寺的源头认作是建初寺，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意或

无意混淆了相关史料中的记载。其实，根据上述长干
寺的三种史料，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把六朝时期该寺

的沿革排列出来。在南朝萧梁时期，梁武帝改造阿育
王佛塔，获得舍利及佛爪发，并因此大兴土木，修建

双塔，扩建寺庙，长干寺的发展达到了顶峰。除上述
三种史料外，唐初释道宣在唐麟德元年（664）所撰的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对长干寺历史的追述，也是重
要的相关史料[2]。
长干寺废弃的具体时间，以前也一直无法确认。

宋元时期的材料，大致认为长干寺的废弃时间是在

唐末或南唐。如景定《建康志》就载其“废寺为营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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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是在南唐。
其实，长干寺的废弃，时间要早得多。根据唐初

释道宣的记载，长干寺早在隋代就已废弃，其舍利等

圣物被移奉长安日严寺。不过，他同时也指出，这次
移奉或许是出了差错，长干寺的舍利等圣物并没有

被移奉到日严寺，而是可能仍留在了南京。前引其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就对此作了详细记载：

东晋金陵长干塔者， 今在润州江宁县故扬

都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东废长干寺内……今润州

江宁故地，但有砖基三层并刹佛殿，余则榛木荒

丛，非人所涉，示是古基而已。 频有大虫，发塔基

者多自死。 而草深人希，惟有恶兽於中产育，或

衔鹿而血污塔者，寻被打扑，号叫惊人。 今去永

安坊张侯桥南一里。

余本住京师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所造。 昔

在晋蕃作镇淮河，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发长干

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严塔下，施铭於上。 于

时江南大德五十余人咸言， 京师塔下舍利非育

王者，育王者乃长干本寺，而不测其是非也。 至

武德七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房宇官收，惟舍

利塔无人守护。 寺墌属官，事须移徙。 余师徒十

人配住崇义，乃发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

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黄色，并白发数十

余，有杂宝琉璃古器等，总以大铜函盛之。 检无

螺发。 又疑爪黄而小如人者，寻佛倍人爪，赤铜

色，今则不尔。 乃将至崇义寺佛堂西南塔下，依

旧以大石函盛之，本铭覆上，埋于地府。 余问隋

初南僧，咸曰：爪发梁武帝者，舍利则有疑焉。 埋

之本铭置于其上。 据事以量，则长干佛骨颇移於

帝里，然江南古塔犹有神异，崇义所流，盖蔑如

也，故两述之矣。 但年岁绵远，後人莫测，略编斯

纪以显厥缘云。 [4]

由此可见, 释道宣当时所在的日严寺瘗藏的舍
利,是即位前的隋炀帝在镇守江淮时从南京长干寺移
奉过去的。武德七年（624）日严寺废弃，道宣发掘舍
利塔基，得舍利三枚、爪一枚及白发数十，并移奉至
崇义寺。不过，道宣此前也曾听过不少江南高僧对此
众口一词，予以否定，在亲眼所见后更起怀疑，无法

断定舍利圣物的移奉是否确实，只得采取了两说并

存的态度。
1960年江苏镇江市甘露寺铁塔的考古发掘，也

证实释道宣之疑问。1960年的抢救性发掘，从塔基中
清理出舍利等珍贵文物。在盛装舍利的石椁上，铭刻
着《重瘗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记》，为唐代润州刺史
李德裕于长庆四年（824）所撰。铭文中明确记载：“上
元县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二十一粒，缘寺久已荒废，

以长庆甲辰岁十一月甲子移置建初寺，分十一粒置

北固山，依长干旧制，造石塔，永护城镇，与此山俱。”[5]

这一记载，至少提供了三个信息：一是有关六朝长干

寺舍利的记载，得到了证实。更重要的是，甘露寺供
奉舍利的形制，是参照了长干寺旧制，因此可以从中

了解长干寺舍利供奉的情形。二是长干寺的舍利圣
物，并没有在隋初被移奉到长安日严寺（至少是一部

分）。三是长干寺阿育王塔出土的舍利，一部分被移
置南京的建初寺供奉。

二、北宋初期长干寺（天禧寺）的恢复

北宋初年，长干寺在多方人士的努力下得以重

建。重建的主要理由，仍是感应舍利。据文献记载，在
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僧可政（演化大
师）把长干寺旧址屡显舍利感应之事上报了朝廷，并

最终使寺庙在原址得以恢复，宝塔也得以重建，更获

得了“圣感舍利宝塔”的赐号。到天禧（1017-1021）年
间，长干寺又改称天禧寺。
现存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也是时代较早的文献

材料，是政和六年（1116）李之仪所作的《天禧寺新建
法堂记》。该文对大中祥符年间天禧寺重建的过程，
作了比较明确的记载：

江宁府天禧寺及长干道场， 旧葬释迦真身

舍利。后寺废。至南唐时为营、庐舍杂比，汗秽蹂

践，无复伽蓝绪余。国初，营废，鞠为榛莽。久之，

舍利数表见感应。 祥符中，僧可政状其迹并感应

舍利投进，有诏复为寺。 政即其表见之地建塔，

赐号圣感舍利宝塔。 至天禧中，又赐今额。 [6]

李之仪在撰写此文时，详细记述可政重修舍利

塔的《塔记》应该仍存于世[7]，所以对其的记述相对简

略。不过，其后的相关文献，其编撰者可能已无缘参
考《塔记》，因此大都只能沿袭李之仪此文，一笔带
过。其中有关僧可政的文献记载，更是相当缺乏。不
过，我们仍可根据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大致排列出僧

可政在江南的活动轨迹：太宗端拱元年（988），从长
安终南山移奉玄奘大师顶骨舍利至长干寺，并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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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天圣五年（1027）建塔供奉（详后）；真宗景德
（1004－1007）年间，复建了扬州西北五里蜀冈上的大
名寺塔[8]；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恢复了长干寺；天圣五

年在唐文遇的资助下开凿了天禧寺义井。从可政能
把长干寺感应舍利之事呈到朝廷并获准建寺，以及

当时的权臣李迪为他撰写《义井记》[9]等情形来看，可

政与当时的朝廷高层可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另
外，从上文“僧可政状其迹并感应舍利投进”一语也
可推测，可政在恢复长干寺前，极有可能已经得到了

前述李德裕移奉到建初寺的感应舍利。
北宋人对天禧寺恢复的情形应该是比较清楚

的。如黄履(安中)在《二十七日登长干塔一首》[10]一诗

中，除详细回顾长干寺的历史外，还非常准确地指出

了该寺舍利塔的修建时间：

祥符庚戌感光瑞，累岁九成凌紫霄。

迄今八十有二载，香火瞻奉倾璿髫。

诗中明确提到修塔的起始时间，是“祥符庚戌”
年即大中祥符三年（1010），前后费时数年，距黄履登
塔已有 82年。北宋人也知晓天禧寺舍利之事，贺铸
《题金陵长干寺塔庚午（1091）十二月賦》[11]诗云：

南国长干古佛祠，浮图鸳瓦碧参差。

欲追三阁登高作，非复六朝全盛时。

簷角西风挂星斗，牆阴寒雨啸狐狸。

劫灰终换人间世，石甼金棺好护持。

最近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的宋初长干寺宝塔

地宫石函铭文《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
更是提供了宋初恢复长干寺的重要信息。从目前南
京市博物馆公布的相关内容来看，尽管碑文漫芜缺

字，但仍可确定该铭文作者是当时金陵能仁寺的住

持圆觉律师德明[12]。铭文至少提供了以下重要信息：
一是可政的正式名号为“讲律演化大师”（文献称“塔
主大律师”），其早期的活动应该是在今山西、陕西一
带。二是可政建塔的准确时间为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三是舍利塔捐资者和修建者详细名单；四是明

确提及可政此举得到了朝中权贵的支持，即文中之

“言告中贵，以事闻天，寻奉纶言，赐崇寺塔”；五是再
次证实了舍利圣物的存在，具体为“感应舍利十颗，
并佛顶骨，洎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椁，并七宝

造阿育王塔，以铁函安置”。出土文物也证实了此点。
修成后的舍利塔，已成标志性建筑，故前引黄履

诗中就有“龙蟠虎踞争岹峣，长干窣堵当中标”之句。

郭祥正《奉和安中尚书同漕宪登长干塔》[13]一诗中也

有“揽衣登塔窺泬寥，黃金篆牌神所摽。层梯转道二
千赤，铃索交响风常飘”之描写。苏颂《次韵和丘秘校
登长干寺塔》[14]一诗对此的描写最为逼真，可资参考。

三、北宋后期天禧寺的改建

北宋后期, 天禧寺进行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建设,
基本确定了后来的布局。哲宗元符年间（1098-
1100），该寺首先为正风水而对地形进行了改造。
原来，北宋前期可政恢复长干寺时，这一地区的

环境，已与六朝、隋唐时期明显不同。南京城区在晚
唐杨吴及南唐时期的南扩，将原为六朝都城南护城

河的秦淮河圈于城中，同时又在新的南城墙外开挖

了护城河（即今天中华门外的护城河，俗称为外秦淮

河）。这一变化，使被圈在城外的长干寺遗址，因北面
紧贴着护城河，南面又受制于雨花台丘陵，显得十分

局促。同时，其东西向的纵深也严重不足。
这一地形，大大限制了宋初长干寺（天禧寺）的

布局。长干寺（天禧寺）不仅无法按传统的南北向进
行布局，而只能坐东向西。更严重的是，由于纵深不
足，寺庙的东西布局也无法充分展开，佛塔之后（即

东面）再无可用之地，可政不得已而只能把本应建在

佛塔之后的院落移到寺之北侧（即护城河南侧），与

风水要求的严重不符。元符年间，这一不足在新任住
持永公（慧严）的努力下得以逐步改观。《天禧寺新建
法堂记》一文，记载了相关的事迹：

寺拘山水形势。 坐乙向辛，以越王台为案。

塔之后，地势倾下。 政失于迁就，不能培筑相因，

始以北廊造院，为安僧之地。 虽规模仅足，而狭

陋劣能庇风雨。 事既不正，位亦不安，以故事不

复立振。 元符二年，知府事温陵吕公升卿曰：“是

一大丛林，特主之未得其人耳”。 遂请于朝廷，改

十方住持。 既报可，即迎致大导师永公为初祖。

永法云圆通禅师高弟，缘契都城，大作佛事，名

震四方，朝廷赐方袍，加号慧严。 受请入寺，顾瞻

太息曰：“真福地也。所以不振者，正坐不正耳。 ”

乃于塔后增筑高垣，坛址层叠，凡下而上，积二

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横亘二十丈。 [15]

天禧寺的改建，得益于该寺住持制度的改革。宋
代寺院的住持制度，一般可分为十方住持制和甲乙

徒弟制两种。前者延请诸方名德以任住持，后者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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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则为同寺师徒相授。天禧寺在元符二年（1099）经
知府吕升卿提请而改为十方寺，此前实行的应是甲

乙徒弟制。住持制度的改革，使永公（慧严）这样的高
僧（东京法云寺法秀圆通禅师 [16]的高弟）得以入住天

禧寺，并很快通过在宝塔后面（即东面）堆土的方法，

来扩展地基，改造地形。到徽宗政和二年（1112），他
又利用新堆的塔后地基，在南昌魏德宝夫妻的捐助

下，兴修了法堂等重要建筑，并添置了寺田。李之仪
作为“余从慧严游久矣，又始终亲睹其事”的见证人，
对此作了详细记载：

将起法堂，次第以正其位。 已而，信士南昌

魏德宝同其妻王氏见而喜曰：“如此更易， 方见

形胜。 ”慧严因道历其详，而德宝顾其妻曰：“此

地不植福，更将何之？ ”独许作堂，且曰：“不计其

资，惟成是务。 ”慧严即鸠材庀工，未几，堂成，高

明静深，万象俱发，宏丽雄特，为一方丛林之冠。

俯视畴昔，无异发覆破闇，如出云霄之外。凡甓
甃髹绘，总用钱五百万。 慧严又建寝堂、方丈，尽

所增之胜，资藉缔构。 又建僧堂、厨库，移经藏于

故院，随向展衍，各适其正，焕然一新，直一大丛

林矣。 异时，德宝再至，踊躍称赞曰；“非师正眼

炤辙，道力超异，则不能有举。 非我信闻经始，则

众缘何从而应！ ”遂请僧众转大藏经，修水陆斋，

落成其事。 又曰：“丛林既新，将不下五、六百众，

其将何以备斋粥？ ”慧严曰：“子于此地信有缘，

而我与子殆非今日相遇者。 傥如斋粥必继，则功

德圆满，亦在子耳。 ”德宝曰：“请为师买田产，买

芦场，收其所入以继之。 ”慧严曰：“子果有是愿，

我将为子记之，以信不朽。 ”乃遣其徒道之走太

平，属余为之记。 余从慧严游久矣，又始终亲睹

其事，当抑扬表发，以侈其甚盛之举。 而余老且

病，文思衰耗，故直书以报之。 自余兴废本末，则

有塔记存焉。兹得以略。政和六年九月十五日赵

郡李之仪记。 [17]

四、元代的天禧寺

元代的天禧寺，仍然拥有崇高的地位。元初佛光
大师开讲天禧寺，获得寺产及“元兴天禧慈恩旌忠教
寺额”。元文宗登基后，对天禧寺关爱有加。张铉《至正
金陵新志》曾对元初天禧寺的情形作过大致的描述：

至元二十五年，有诏选高行僧三十员，开讲

于江南诸郡，择名刹以居之。 时槁城德公讲主，

首奉诏开席于金陵天禧寺，说经训徒，传慈恩之

教。 未几，特赐号佛光大师，并拨赐故宋太师秦

申王坟寺旌忠寺为下院，以其废产，共赡讲席。

改赐元兴天禧慈恩旌忠教寺额。 僧统广福大师

尝施財缮修大塔。 [18]

关于佛光大师的生平及其在天禧寺的情形，文

献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释志德，号云岩，山东东昌镏氏子也。 十二

受经于顺德开元寺海闻和尚， 闻真定法照禧法

师大弘慈恩宗旨于龙兴寺， 径从之学而尽得其

蕴。 至元二十五年， 诏江淮诸路立御讲三十六

所，务求其宗正行修者分主之。 德被选，世祖召

见，赐宴并紫方袍 ，命主天禧 、旌忠二刹 ，日讲

《法华》、《华严》、《金刚》、《唯识》 等疏。 三十一

年，特赐佛光大师之号。 每与七众授戒，必令其

父母兄弟相教无犯，至于然香然顶指为终身誓。

居久，尽出衣钵，新其殿庑、楼阁。 或岁俭，乃煮

糜食饿殍数万人。 建康流俗尚醪醴，好结官吏，

德独以律绳自， 徒众谨饰出止， 若互用常住物

者，误一罚百，故犯者摈之。 居天禧三十余年，一

衲一履，终身不易，午过不食，夜则危坐达旦，以

苦诵丧明。 忽梦梵僧迎居内院高座，空中散花如

雨，因示微疾，至治二年二月七日犹诵经不辍，

顷之辞众安坐而化， 世寿八十八。 龛留二十一

日，颜貌红润如生，阇维舍利无算，会者数万人。

塔江宁张家山，学士赵孟頫为铭[19]

元初选高僧开讲江南名刹，天禧寺能被选为讲

所之一，由此也可见其当时所拥有的声誉。而佛光大
师 30余年的惨淡经营，则更进一步巩固甚至提高了
天禧寺的地位。至元二十五年（1288）或稍前（一说为
至元二十年），志德奉旨入讲天禧寺，到至元三十一

年（1294）即获“佛光大师”赐号，并得到旌忠寺田产，
天禧寺也获得“元兴天禧慈恩旌忠教寺”赐额。此后，
佛光大师长期主持天禧寺，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
二月坐化，享年 88岁。其塔铭由赵孟頫书写，可见佛
光大师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不久，天禧寺又迎来了另一个发展机遇，那就是

与其有较深渊源的元文宗的资助。至正《金陵新志》
对此也做了简略的记录：

泰定中，潜龙时尝数幸寺，及登大统，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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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观音像付寺供养，岁给香灯之费。 至顺初，佛

光之孙法嵩入觐。 上顾谓曰：舍利塔曾修完否？

嵩曰：未也。 即日赐内金三定，及官钱五千缗，以

助缮修。台城郡守咸致其力。有旨命佛光之徒广

演主寺事，赐号弘教大师。 塔完之日，尝感天花

如雨，祥光如练满空者，凡数日。 详见中丞赵世

延所撰碑。 [20]

这段记载，大致是依据元代名臣赵世延为此所

撰的碑记。赵世延在英宗至治（1321－1322）年间曾任
江南行台（治所集庆，今南京）御史中丞，元泰定帝泰

定（1323－1328）年间人朝复为御史中丞，随后相继任
中书右丞、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
等职，文宗时（1328至 1332年在位，年号天历、至顺）
更是加授集贤大学士、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
等职，编修《经世大典》，地位显赫[21]。赵世延之所以能
为天禧寺撰写碑记，固然与他在南京的任职经历有

关，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与文宗有关。文宗为武宗次
子，早年因宫廷斗争，曾被外放。泰定二年（1325）正
月，文宗以怀王的身份被命出居南京，直到致和元年

（1328）三月才被迁居江陵[22]。在南京期间，文王曾数
次到过天禧寺，上文中“泰定中，潜龙时尝数幸寺”一
语即指此事。登基后，文宗非常关心天禧寺舍利塔的
维修，不仅通过赏赐的方式为天禧寺筹措资金，而且

直接出面任命佛光之徒广演为天禧寺主持。文宗此
举属特事特办，有违常规，因为天禧寺为十方寺，其

住持必须由地方长官参考相关公举意见而作延请，

并上报朝廷批准。文宗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就在于他
早在南京时就结识了这位天禧寺的高僧，并对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亲历此事的释大 曾在事后追述
过此事：

弘教大师演公道源，奉旨主金陵天禧寺，缮

修大完 ，又葺其受经真如院 ，作法堂 、门庑 、庖

廪，咸极新好，至是列其实求书之。 至顺间，天禧

寺前主僧卒于都，执事请之朝择继者，难其人，

又有制： 凡在外有奏旨非由县州审实上之行省

咨入，则毋以闻。 时予与钟山昙芳，蒙召留京，文

皇顾谓曰：昔幸天禧，见僧广演有高行，汝可举

于宣政院使奏，特降玺书褒护，勿拘常制。 道源

自居十年克弘其教，才智识量有大过人者，无贱

贵咸器服之。 [23]

元代天禧寺在经籍方面也有贡献。尽管史料缺

失，但我们仍能发现一些残缺的记载。如该寺讲主法
嵩曾刊印过《五十三佛名经》，释大 曾为之作序：
“金陵法嵩讲主，博通经论，尝谓修行捷径，无踰念
佛。乃考经援义，本其行愿，取五十三佛与五十三佛
名印施劝诵，其训迪有方矣。”[24]

五、明初的重修及再次毁损

天禧寺经受元末战火，损失严重，但其舍利塔塔

身主体却得以幸存。新朝对天禧寺这样一座拥有悠
久历史和崇高地位的名刹，其态度前后曾发生过明

显的变化。明太祖朱元璋起初对此并不满意，一度曾
打算移址重建，但后来却又在黄立恭的劝说下允许

重建。建文帝时期，天禧寺成为汉文大藏经的刻印和
流通中心。永乐初期，明成祖朱棣也对天禧寺高度重
视，并在其遭受火灾后不久，很快就决定以前所未有

的高规格予以重修，经数十年的努力，最终修成了举

世闻名的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
朱元璋对天禧寺的不满意，主要是其舍利塔的

高度和方位。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一案案发，
朱元璋竟归咎于此塔破坏了南京的风水，并下令拆

除移建到钟山，后因施工中出了人命才作罢。朱元璋
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底亲自撰写的《御制黄侍郎
立恭完塔记》[25]长文，对此进行了追述：

京南关左厢朱雀桥之左有浮屠，层高九级，

根入厚坤……洪武十三年，胡、陈乱政，朕观七

朝居是土者，皆臣愚君者多矣。 考山川之形势，

大江西来，淮山弼之。山庞川巨，右势足矣。以此

观之，龙虎均停。 择帝居者，宜其然也，何故臣下

之不臣，无乃虎方坤位，浮图太耸之故。 于是，命

构架，将移塔于钟山之左。 工将完，塔将毁，有来

告者：“工人有坠于塔下者绝”，于是罢役。

不过，朱元璋在时任鞍辔局大使黄立恭[26]的影响

下，很快就改变了态度。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
同意重修天禧寺塔。此后，黄立恭利用三年的时间，
依靠民间捐助筹集巨额经费[27]，不仅修缮了舍利塔，

而且还重修了大殿等建筑。朱元璋对此非常满意，不
仅重新恢复了该寺的建制，亲自指定僧录司右讲经

守仁为该寺住持，而且还在半年后亲至该寺举行盛

大的佛事。上引《御制黄侍郎立恭完塔记》也详细介
绍了有关情况：

未几，今工部左侍郎黄立恭稽首顿首再拜，

诉

诉

233



入奏，其辞曰：“臣立恭寓于世而无益于世，群于

人而无善于人。 生无名于宇宙之间，死不能同聪

明之神游于上下。 臣切慕之，故思欲有为，未知

可否？ ”朕谓曰：“丈夫天地间，五欲不生，十恶不

作，何为而不可也哉。 ”对曰：“臣见南关有如来

真身舍利之塔，经兵被火，周回栏楯，并九层图

画仙灵，俱各颓坏，欲完之，特请旨以施为。 ”朕

许之。 立恭再拜而退，诣所在，经方定向，若山则

高益下损，故基则增微壮广，施财劭工以营缮。

京之军民， 闻立恭作佛之善事， 有施财以阿之

者，有诚然为生死而布德者。 一时从者，如流之

趋下。 诸费折黄金两万五千两。 三年而来，告塔

已完矣。 大雄之殿，僧房两庑，重门楼观，亦皆备

矣。 群僧会集，有僧录司右讲经守仁者，书通东

鲁，经备西来，于是命住持是寺。 仍敕礼部并光

禄寺馔素羞，以饭诸人。 时机冗未暇亲至，逾半

载，敕礼部曹召僧录司首官左善世弘道、右善世

夷简等五人。 朕谓曰：“塔完寺备，数年以来，征

讨弗停，阵殁军将，欲报其忠，仗佛愿力，作大善

事。 ”期日，朕至，仰视则塔穿鸟道，平视则殿宇

巍然，俯看绮砌无不精专。 游目塔殿所在，金碧

塋煌……

根据上文，我们大致可以推定，这次工程的完工

时间是在洪武二十一年的六月份左右。其它的材料
也可对此作些补充。如卒于建文朝的唐之淳,在洪武
二十年（1387）时九月曾去天禧寺观看卢月桐作画，
返回后作《天禧寺》[28]诗两首：

秋路沙晴不起风，长干寺里访卢鸿。

瓦棺已失维摩样，画壁他年看月桐。

月桐不似虎头痴，颇学王维爱作诗。

烦君满壁沧洲画，画我萍居听雨诗。

另有胡奎《游天禧寺》[29]诗，也当作于天禧寺完工

之后。该诗对新修的天禧寺作了如下描述：
梵王宫在帝城南，一锡秋飞入翠岚。

出寺已过潮十八，到京还近月初三。

祗园地布金沙满，香积厨分玉露甘。

若见黄花潭般若，凭归传语老瞿昙。

复建后的天禧寺，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成为南京

当时的三大刹之一。不久，天禧寺又获得了一次新的
发展机遇，那就是官版汉文刻本大藏经《初刻南藏》[30]

的刻印和流通。以往长期被误认为刻于洪武年间的
《洪武南藏》，实际上完成于建文朝，因此何梅教授改
称其为《初刻南藏》。《初刻南藏》的雕印，是在礼部僧
录司领导下进行的。僧录司原设在天界寺，洪武二十
一年因该寺火灾而迁到天禧寺。由于史料的缺失，尽
管现在还不能确定《初刻南藏》的经版雕刻地点是否
就是在天禧寺，但经版的存放地点肯定是在天禧寺，

证据是《金陵梵刹志》中有关永乐元年（1403）请经付
费的记载：

永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午时， 本司官左善

世道衍一同工部侍郎金忠、 锦衣卫指挥赵曦于

武英殿题奏：“天禧寺藏经版，有人来印的，合无

要他出些施利？ ”奉圣旨：“问他取些个。钦此”。 [31]

正是天禧寺地位的重新确立，才使朱棣在登基

以后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溥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相
关人物。溥洽，字南洲，晚号迂叟，又称一雨翁，俗姓
陆氏，为明初著名高僧。大约在天禧寺重修之后，溥
洽被朱元璋召至南京任僧录司右讲经，居长干（即天

禧寺）西丈室三年，后又任天禧寺住持。三年之后，升
左善世。朱棣靖难之后，道衍因功任左善世而溥洽逊
任右善世。永乐三年（1405）至四年（1405）间，朱棣曾
下令修缮天禧寺浮图，完工后命溥洽庆赞，为一时盛

典，所谓“落成之日，车驾临幸，命师庆赞。祥光烨煜，
万众聚观，天颜愉怿。”[32]

永乐五年（1407）仁孝皇后去世后，朱棣曾下令
在天禧寺举行盛大法会。此年的十月，朱棣还亲自撰
写了《报恩寺修官斋敕》（当时该寺仍应称天禧寺），
记述了这一盛典[33]。
不久之后，天禧寺被人纵火而毁，而朱棣很快就

决定复建。在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在《重修报恩
寺敕》中详细叙说了原委：

天禧寺旧名长干寺，建于吴赤乌年间。 缘及

历代，屡兴屡废。 宋真宗天禧年间，尝经修建，遂

改名天禧寺。 至我朝洪武年间，寺宇稍坏。 工部

侍郎黄立恭奏请募众财， 略为修葺。 朕即位之

初，遂敕工部修理，比旧加新。 比年有无籍僧本

性，以其私愤，怀杀人之心，潜于僧室放火，将寺

焚毁。 崇殿修廊，寸木不存，黄金之地，悉为瓦

砾。 浮屠煨烬，颓裂倾敝。 周览顾望，丘墟草野。

朕念皇考、皇妣罔极之恩无以报称，况此灵迹岂

可终废？ 乃用军民人等勤劳其力，趋事付工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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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流下，其势莫御。 一新创建，充广殿宇，重作

浮屠。 比之于旧，工力万倍。 以此胜因，上荐父

皇、母后在天之灵，下为天下生民祈福，使雨旸

时若，百谷丰登 ，家给人足 ，妖孽不兴 ，灾沴不

作，乃名曰大报恩寺。表兹胜刹，垂耀无穷。告于

有众，咸使知之。 [34]

六、玄奘大师灵骨的供奉

宋代以来，天禧寺还一直供奉着另一佛教圣物，

即玄奘大师的顶骨。早在端拱元年（988），可政就把
玄奘法师头骨从陕西长安终南山紫阁寺请回到长干

寺供奉。当初的供奉，应该有碑刻留世[35]。对此，南宋
《景定建康志》作了明确的记载：

白塔在寺东， 即葬唐三藏大徧觉玄奘大法

师顶骨之所， 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于长安终

南山紫阁寺。 [36]

元至正《金陵新志》亦承袭此说：
白塔在寺东， 即葬唐三藏大偏觉玄奘法师

顶骨所。 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于长安终南山

紫阁寺。 [37]

不过，到明代就有人开始怀疑。顾起元《客座赘
语》云：

余尝至大报恩寺登三藏殿后阶，有小塔，云

是唐玄奘葬处……乃考晋隆安中，延致鸠摩罗什

施寺赐额法王，尊为三藏国师。 寺名白塔，后并入

报恩。疑此是三藏旧塔院，误认为唐之玄奘耳。 [38]

这种怀疑，一直延续到了 20世纪。不过，20世纪
40年代对塔基遗址的发掘，证实了历史文献的真实
性。1942年冬，日本学者谷田阅次受驻扎在南京中华
门外大报恩寺遗址的侵华日军高森部队之邀，发掘

三藏塔基，最终使玄奘法师顶骨重见天日[39]。此次发
掘，同时出土了一些带有铭文的文物，为我们了解玄

奘法师顶骨的历代供奉提供了重要信息。如一件用
砖作盖的石函，其两侧就刻有文字，其中一面之刻文

如下：

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玄奘顶骨早因黄巢发

掘今长干演化大师可政于长安传得于此葬之天

圣丁卯二月五日同缘弟子唐文遇弟文德文庆弟

子丁洪审弟子刘文进弟子张霭

该铭文明确记载了唐三藏法师塔毁于黄巢之

乱，其顶骨由长干演化大师可政从长安请回金陵。这

一记载，与方志记载完全一致。但刻文还提供了建塔
供奉灵骨的具体年代，即天圣丁卯年（天圣五年，

1027），此时已距端拱元年（998）演化大师可政赴西
安之时近 40年。铭文中所提到的唐文遇，也见于方
志记载[40]。
石函另一面刻文，也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具体如

下：

玄奘法师顶骨塔初在天禧

寺之东冈

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萨戒

弟子黄福灯

普宝迁于寺之南冈三塔

之上是岁丙寅冬十月传教比丘守仁谨志”

这一刻文，表明三藏塔原在天禧寺东冈，洪武十

九年（1386）迁到南冈。此次搬迁，应与当时黄立恭主
持的天禧寺的重修有关，文中的“受菩萨戒弟子黄福
灯”极有可能就是黄立恭。
在出土的银质小箱上，刻有“大元至顺三年壬月

申四吉日天禧住持弘教大师演吉祥置”之铭文。这一
铭文说明，前文提及的天禧寺住持弘教大师广演，在

文宗至顺三年（1332）曾经打开过灵塔，供奉过灵骨。
这次供奉，应与当时该寺重修舍利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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